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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人童话

于　佳

前言　绝非童话

挺喜欢一位台湾的言情小说作家，因为她在作品中表
现的爱情观与我的爱情原则颇有些相似，因为她笔下女主
角那种干练、理性的生存方式，因为她小说里曾写过的马
友友大提琴曲、柴可夫斯基的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都是
我的最爱，也因为这位作家和我有着相似的工作。
其实她的作品我看得不多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部：

《出走》、《出轨》和《颠覆》。我更偏爱《出走》，一段不算光
明磊落得来的感情在婚姻面前虚弱地呻吟，爱情出走却换
来了更为真实的婚姻，我喜欢女主角在新婚后的独白，让
我觉得心里暖暖的，很踏实的那种感觉。
至于那部《出轨》，我一直没有看。它就储存在电脑里

一个名为“经典”的文件夹里，我从蝈蝈口中知道整个故事
大概，在无数网评里看过读者对它的讨论，也从作家的后
序里看过她对这部作品的深刻认识，可我始终没有勇气看
完它。
有些读者说：“别把文写得那么现实、深刻，读言情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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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就是为了消遣，读得人累心也累干吗？”

是啊！我没看这部《出轨》就是怕累了心，然而在现实
面前我们又屡屡为心所累。所以，我提笔写下了这篇《成

人童话》。

都说婚姻里的出轨分为三种：一种是身体出轨，一种
是心灵出轨，还有是身心皆出轨。第三种自是不必说，第

一种有的夫妻间或者还有待商榷，最麻烦的是第二种面对
心灵的出轨，是走出婚姻，还是留守围城，这也仍有选择。

有人说感情世界里最可怕的是隐形杀手，感觉得出两

个人之间感情正在悄悄起着变化，却又说不出什么地方不
对劲；知道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改变你们的感情，却找不到
第三者。

曾经的天荒地老、海枯石烂落得如此下场，你会如何？

书中的主角又会如何？

在看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告诉所有读者，它绝不是一个

童话故事，它和《出轨》一样，它的残忍不是那种“虐文”，也
非传统的“你追我，我爱他，他又爱着她”的多角恋情。它
的刀锋在于那种没有任何人做错任何事，可每个人却又因

为对方而受着伤。

我连恨都做不到———这才是最大的伤害吧！

友情提示：如果你未成年，如果你对爱情充满幻想，如

果你喜欢纯纯的柏拉图式爱情，如果你本来就恐惧结婚，

如果你正徘徊在爱与被爱之间，如果你和男友已经恋爱多
年却迟迟无法走进婚姻之门，如果你在爱情的路上已经麻

·２·



木……请放弃阅读此书，它只会让你坚定思想做个永远的
单身贵族。若因此书毁了你对爱情、婚姻的所有想象，我
概不负责，因为———

《成人童话》绝非童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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楔　子

“栾义问！栾义问！”

刘静薇冲到门前挡住了他的去路，她拧着眉望着他，

眼里充满哀求，“你⋯⋯你真的要去参加她的婚礼？”

栾义问没说话，坐在一旁的脚凳上系着鞋带，他很用

力地收紧两根鞋带，没有多余的时间看她一眼。

她最怕的就是他这副样子，低着头沉默不语，根本看

不出他半点心思。刘静薇半蹲下身子，想要更靠近他，“你

⋯⋯你不能不去吗？”

“去！为什么不去？”他站起身，从西装内置口袋里拿

出那张大红喜帖，“人家送了喜帖来，我得送份贺礼去。”

“她也只是做个样子给你送张喜帖，你可以不去的，反

正⋯⋯反正他们也不是真的想看见你。”刘静薇倏地住了

口，因为栾义问蓦然呆滞的眼神。

这段时间，他最常露出的就是这种表情，好像忽然之

间时间停了，地球不再转动，所有的一切全都停滞不前，他

无所适从，她亦不知所措。

原先他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们刚认识那会儿，他总是

扬着温和的笑容和她谈天说地。现在他的沉默远多于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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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，即便看着他的眼睛都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

不！也不是！刘静薇在心中默默地摇头，他在想什么

她一直知道，只是不敢承认。

好不容易有机会留在他身边，她不想轻易认输，她不

断告诉自己：时间能抹平一切。只要让她留在他身边，只

要给她时间，她完全可以在他心中占据最重要的那个位

置。

只是，等到那一天，他的心里是不是依然装着另一个

女人呢？

她可以否定吗？

可总要赌一把吧！人活一世，草木一春，不是该对自

己好一点吗？

“栾义问！栾义问，你听我说！”她抓住他的肩膀，逼迫

他正视她的目光。

他照她希望的样子做了。

刘静薇拼了性命为自己争取时间，“别去参加她的婚

礼了，现场有很多熟人，你想想，大家碰到一起多尴尬啊！

万一问起你和她的事，你怎么解释？别去了好不好？”

他犹豫地看了看她又瞧了瞧手里的大红喜帖，没做

声。

刘静薇并不因此气馁，他没有拒绝她的提议至少说明

她还有希望。牵着他的手，她努力发挥平日甜美的笑容，

她要告诉他：这一天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，“我们不是约

好了今天去图书城吗？你上次很想买的那本《国家地理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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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》应该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去看看吧！走！咱们现在就

走！”

她必须让他放弃参加婚礼的念头，因为她不知道，他

这一去还会不会再回到她的身边。或许，他从来都没有留

在她的身旁，一直都是她死巴着他不肯撒手。

刘静薇的手没有握住栾义问，他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几

步，重新退回到门廊那里，他从口袋里掏出纸巾然后蹲下

身来。

他是要擦皮鞋吗？刘静薇忙找起皮鞋擦来，“我来帮

你⋯⋯”

他手里的纸巾没有擦皮鞋，而是擦起了地板上的脚

印。刚刚她急着拽他进屋，他的鞋印弄脏了地板，他想用

纸巾把地板重新擦干净。

他⋯⋯他这是干吗？

“夜紫不喜欢地板被踩得脏兮兮，每次我不注意弄脏

了地板都会被她数落好久。她很啰嗦的，你不知道，经常

为了一点小事念叨我半天，有时候我真怀疑她到底是我妈

还是我老婆⋯⋯”

他蓦地住了口，握着纸巾的手松开，重又拧紧了口袋

里的那张大红喜帖。这一次谁也无法挡住他，连刘静薇也

不行，他冲出了家门，在上车之前他最后一次看了一眼那

张大红喜帖———

写这张喜帖的人真的很大意，连新郎的名字都写错

了。本该是宾客的“栾义问”三个字竟写在了新郎的空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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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，好在发现得及时，他的名字被两条黑线杠去了，取而代

之的是今天的新郎官———“乔木”。

从新郎到宾客，只用了两条并不特别的黑线，而原先

印在新郎空格里的“栾义问”和新娘“宁夜紫”却为此付出

了一生的伤痛和挣扎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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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“宁小姐，有你的快件。”

小卫秘书将快件递进来的时候，宁夜紫正在跟乔木等

人为手上的一个Ｃａｓｅ做预案。忙了一个上午，大家都有
些累了，趁着宁夜紫收快件的时间去茶水间为自己弄点喝

的，办公室里一下子就剩下宁夜紫和乔木两人。

公司起步阶段，办公条件紧张，他们俩还曾合用过一

间办公室。也没把他当成外人，宁夜紫当着他的面打开了

快件———是一把钥匙。

“没想到你们家栾义问还挺浪漫的，在一起这么多年

了，还寄把钥匙给你，让你打开他爱的心扉。”乔木咧着嘴

角取笑起她来，手里端的咖啡紧跟着送到了嘴边，他低下

的头成功掩饰了此时此刻他脸上的讪笑。

宁夜紫看了看和钥匙一同送来的一份文件，打消了乔

木的猜测，“栾义问哪有这等情调？我们买的期房下来了，

这是钥匙。”

“房子才下来？你们不是买了好几年了吗？”乔木还以

为他们买的房子早就装潢成了新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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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这件事宁夜紫就怪自己考虑不周，“当初买房的

时候只考虑到那儿的环境、设计、户型、管理都不错，没考

虑其他。没注意这房子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交房，所以

才拖到现在。”据说国家已经出台政策，推出现房销售规

定。要是早几年推出这项规定，套句老话：说不定她和栾

义问的孩子都能满街打酱油了。

“要不然你和你们家栾义问早就该结婚了。”乔木每次

提到栾义问的时候总喜欢在前面加上“你们家”以强调宁

夜紫和栾义问之间的关系。

她倒是没在意这一点，现在她的全副心思都放在房子

上，结婚计划已经因为这套房子一拖再拖，不能再推迟了。

她急忙给栾义问打电话，“义问，在忙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电话那头的栾义问停下手里的计划书，尽量

将精力集中到她的声音里———每次她打电话开头一句总

是问他忙不忙，七年了！

每次她打电话问他忙不忙，他总是回答还好，都七年

了！宁夜紫在心中暗嗔：他就不能说点别的吗？比如：我

正在想你；又或者，反问她“你忙不忙？”这么久了都没起过

变化，她到底还在期待些什么？赶紧转入正题吧！

“是这样的⋯⋯房子下来了，钥匙就在我手中，我想尽

快装修，你今天下班有时间吗？我们去验收房屋。”

她可以听见电话那头翻动行动记事本的“刷刷”声，稍

后便有了答复，要让她失望了。

“今天恐怕不行，有一个项目要和德国人合作，今天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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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以后老板请他们吃饭，我奉命作陪。”刚交代完今晚的安

排，栾义问忽然又想起什么，赶紧做补充，“老板要我接管

这个项目，今晚的应酬我不能不去。”

他的解释全在宁夜紫的意料之中，两个人同居以后她

给他订下一条规矩，除非推托不了的应酬否则下班后要尽

快回家做一个居家好男人。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栾义问

推托不了的应酬越来越多，她已懒得追究，也懒得吵架！

“那行！再找时间吧！”在结束通话前，宁夜紫不忘提

醒男友，“少喝点酒，你胃不好。”

“哦！好。”他答应着挂了电话，继续忙着手中的计划

书，反正每次跟夜紫说要出去应酬她都会嘱咐他少喝酒，

她不张嘴，他都知道她要说些什么。

他们谈了七年恋爱，同居了五年啊！

挂上电话，宁夜紫向自己的首席徒弟金天晴招了招

手，“天晴，给我一杯水。”口有点渴，虽然她说的话并不算

多。

“师父，凉水一杯，绝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。”金天晴就

像挂在窗台边的晴天娃娃，永远扬着一张笑脸。

“谢谢。”满满一杯凉水灌下去，宁夜紫总算有口水再

说话了，抬头便对着乔木发问，“晚上有时间吗？”

“你知道，我总是随传随到。”跟她共事这五年来，乔木

一直如此。似乎对于她的请求，他压根不懂得拒绝。

于是，她理所当然地将他拉到自己身旁，“晚上陪我去

看房子，我请你吃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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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么定了！

?　　　　　?　　　　　?

宁夜紫回到她和栾义问同居的家中时，她的同居男友

已然坐在书桌旁啃一本大部头的《商战典术》。

这是他每晚必做的功课，在宁夜紫的记忆里，他似乎

从未和她一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这也难怪，在他的思维

逻辑里看电视的时间和人的智商成反比。也因为他的这

句话，每晚回到家中，她更多的时间用在了电脑前，即使什

么也不做，只是对着电脑发呆也比被人说成智力下降强

啊！

不过今晚不同，他们有了一个新话题可以共同探讨。

趴在他的肩膀上，她依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坐在他的腿上，

并成功夺下了她的情敌———那本大部头书。

“我今天去看了房子，其他都挺不错，就是用于做书房

的那间偏小了点，我想将那堵墙打掉，在书房跟客厅间装

上一道拉门，这样平时就能把拉门打开，无论是采光还是

视觉效果上看起来都会好一些———你说呢？”

栾义问尚未看到那套房子，哪弄得清她说的哪儿跟哪

儿，闭上眼休息一会儿，他有点累了，“随便，你看着办吧！

你喜欢就好。”

为什么她喜欢就好？“这是我们俩结婚用的房子，我

当然得征求你的意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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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没意见。”

从爱上宁夜紫的那天起，他就知道他爱上的这个女人

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。他们相处这些年来，大多事情都是

由她做主，包括买下这套用于结婚的房子。他对她的这种

个性没有任何埋怨，反正他也习惯了，不用操心不就等于

省心嘛！

宁夜紫当然了解自己的个性，其实很多事情她都想和

栾义问商量后再作决定，无奈每每问到他的意见，他总是

要她做主，弄得她烦躁得很，难道他不知道吗？这套房子

是结婚用的新房，是他们两个人以后的家———难道结婚这

种事也能由她一个人全程包办吗？

算了！吵架伤感情，她不想为了这种无聊的个性问题

起纷争，反正吵架对解决个性矛盾也无任何见效。她的目

光逃脱他的脸，转向其他地方，很快就在桌面上发现了一

样新玩意，那是某人的名片。

“刘静薇？德语翻译？你新项目的合作伙伴？”

“她是德方的翻译，今晚一起吃饭的时候认识的。”栾

义问将名片从她手里夺回放到了名片夹里，推她离开自己

的大腿，“你去洗澡吧！忙了一天，不累吗？”

她不累，只是不知道，面对她，他是不是已经疲惫了。

算了，就听他的话先去洗澡吧！她总觉得自己身上沾着乔

木的烟味，不知道栾义问发现没有。

有时候，她变态地想将乔木的烟味带到栾义问的势力

范围，要他发现她的身上沾染着别的男人的味道，她甚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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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盼看到他追问她的样子，可⋯⋯没有，她始终没有机会

看到他吃醋。

还是乖乖洗澡吧！

在她走进浴室和走出浴室的空档间，栾义问已经放下

书躺在双人床上了，待到她钻到他的身旁，他早已合上双

眸。

她却知道，他没有睡着。关了灯，她紧贴着他的背睡

下，他向床边挪了挪，给她留出更大的地盘。

这是一种无语的拒绝，她知道今晚他并不打算抱她。

五年的同居生活，她对他细小无言的举动了如指掌。

“义问，”宁夜紫交叉的双手垫着自己后脑，她睡不着，

“你⋯⋯想娶我吗？”

这么晚了，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？“当然了，咱们

谈了七年恋爱，住在一起都五年了，不想娶你，我这是在干

吗？你以为我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，玩玩就算了吗？”他

的语气好像在说“你的问题真无聊”，说这话时他依然没有

睁开眼睛。

负责？又是负责！

在夜色里望着头顶的天花板，宁夜紫想找到这个家中

属于她的那块地盘，可她找不到，“就像你说的，我们在一

起都七年了，可你从来没有向我求婚。”

他觉得委屈，“咱们买的是期房，我不是一直在等房子

下来嘛！”

现在房子已经下来了，他就准备求婚了吗？宁夜紫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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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问，因为她不想要的答案早就摆在心中。

七年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，长得彼此都成为对

方身体的一部分。爱情生活里的激情、浪漫、火热，甚至是

伤害、折磨、神秘都被时间打磨得近乎察觉不到。

没有人会向自己求婚，这就是他们的现状。

这悲哀的现状让宁夜紫感到不满，却又不想争吵。还

是同样的道理，待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长得连吵

架都懒得动嘴。

就这样过下去吧！等结婚以后，一切都会好的———宁

夜紫安慰着自己。

“义问，房子装修的事，你来管，好吗？”

“家里的事不都是由你做主嘛！”栾义问困得睁不开眼

睛，打了个哈欠，他翻过身准备进入梦乡，“你去找装修公

司吧！要是我弄，万一你不满意又得重来。”反正他们俩的

事到最后都得听她的，他都习惯点头同意了。

可这一回不同以往，这是他们的新房啊！总该由他这

个新郎官操心吧！

“要不这样吧！明天工作结束以后，我等你电话，咱们

一起去找装修公司出设计效果图，咱俩的家咱俩共同决

定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宁夜紫紧挨着他的耳畔同他说着话，细

语呢喃中却是对新婚之家的期盼———

“我希望把咱们的家装修成古典型的，我可不是为了

附庸风雅，古典装修一般让整个家的色调看起来比较浓

重。你这个懒鬼，成天懒得打扫卫生，只有这样的家居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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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才能让家里不显脏。我想买个液晶电视放在客厅，薄薄

地看起来好舒服，电视柜要安放一些ＣＤ柜，你买了那么
多ＣＤ，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进去。才不要像现在这个家呢！

成天乱七八糟的。对了，义问，我想要一个单独的书房，一

个人静静地设计⋯⋯”

闭上眼睛，她几乎看见了她梦寐以求的他俩的家。

“虽然我喜欢安静，不过，不管任何时候我都欢迎你去

打扰我。你要抱我⋯⋯”

“呼———”

她的微笑被他的呼声打断，枕边的那个男人早已先她

一步进入梦乡，她没有发现，她梦想中的家没有男主人。

?　　　　　?　　　　　?

总算提前结束工作了，栾义问关上电脑，赶紧给宁夜

紫打电话。

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了，从早上起床以后一直拉长着

脸，他记得昨晚入睡之前他们还好好的，他没惹她生气啊！

总不会是半夜他说梦话，得罪她了吧？

为了哄她，还是早点去家装公司门口等着她吧！

“夜紫，我工作结束了，这就去家装公司，我在那儿等

着你。”

看在他这么积极主动的分上，宁夜紫的火气消了大

半，但她还是不懂自己为什么会爱上一个在她为他们的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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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做构想的时候，却打起呼噜来的男人。算了，都爱了七

年了，现在问原因好像有点迟。

“我马上就过去，你先去吧！我已经预约了黄经理，你

先进去找他。”

都已经预约好了，你去定设计方案不就完了嘛！非拽

着我充数———栾义问咕哝着结束通话，这才发现手机电量

不足了。反正很快就见面了，他也没多想，关上手机这就

准备离开公司，转头就瞧见一道熟悉的身影。

“刘小姐，你怎么这时候来公司？”

刘静薇笑着扬起手上的一个包裹，“我送这个给你。”

什么东西这么神秘？栾义问粗手粗脚地拆开包裹，顿

时傻了眼，“你⋯⋯你怎么会有这个的？”

这是一套德国队的球星签名———卡恩、巴拉克，连退

役的克林斯曼和清道夫马特乌斯都留下了他们的照片和

签名。身为德国队的铁杆球迷，这个礼物绝对够分量。

近三十岁的栾义问忽然像个孩子似的，跳上去抱住刘

静薇，狠狠地亲了她的双颊。不知道是他的兴奋还是他的

吻让刘静薇整个人呆掉了，她傻傻看着他抱着那本签名集

站在原地大笑，眼睛里只有他。

一个成熟的男人却能轻易展现孩童般热情的笑容，他

的赤子之心足以让刘静薇目不转睛，以至忘了掩藏自己的

心情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德国队？”

“啊⋯⋯”刘静薇好不容易缓过神来，连忙打起精神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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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他的疑问，“上次吃饭的时候，你无意中说起你很喜欢卡

恩率领的德国队，还说这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亲临现场看

他们比赛。我忽然想起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别人送的这本

球星签名，我想它放在你身边一定比待在我家里享受灰尘

更有价值，所以就给你送来了。”

栾义问很想高兴地接受这份礼物，可是他的理智不允

许他这么做，“既然你朋友送你这份礼物，说明你一定也很

喜欢这支球队，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呢？你这份心意我领

了，这东西还是物归原主吧！”

他的拒绝让刘静薇的笑容慢慢从脸上退去，“栾经理，

咱们合同都已经签了，我又不是拿这东西贿赂你。说白了

吧！上次吃饭的时候，你帮我挡酒我非常感激你，也很敬

佩栾经理的为人，所以才把这份礼物送给你。”

好意遭受拒绝，生性率直的刘静薇不能接受，她从栾

义问手里抢下那本签名册，转身走向废纸篓，“反正这礼物

我已经送出去了，既然你不肯接受，那丢到废纸篓里好

了。”

说着她这就要丢，绝顶好东西眼看就要被丢进废纸

篓，栾义问实在心有不忍，连忙抢过签名册抱在怀里，彻底

宣告投降，“我接受！我接受还不行吗？”这小女子———性

子真烈，他喜欢，“我也不能白要你的礼物，我请你吃饭吧！

权当回礼。”

“有饭吃，没道理拒绝啊！”刘静薇笑着拉住他的胳膊

往外拖，“栾经理，快点！快点！我都饿死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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